
我为了纪念与他的相识，立意为他画一幅肖

像，极为遗憾的是，在他生前我竟没有画过他，只得

由他的家人和友人为我提供了他的照片，我选取了

他正年轻和当八路军时的形象，以延安宝塔山为背

景，加上前进中的人民军队，他走在队伍前面，一手

拿着指挥棒似的柳枝，一手抓着军帽叉在腰间，正

迈着大步和引吭高歌着：“向前，向前，向前——!我

们的队伍向——太阳!⋯⋯”

这歌声和他的英姿都融合凝固成为永恒，画完

以后我总觉意犹未尽，又请人刻了两枚“闲章”印在

画面上，即“高歌一曲颂延安，铁流万里向太阳”。第

一句是说他的代表作《延安颂》，第二句出自他的经

典名作《八路军军歌》首句“铁流两万五千里”和《解

放军进行曲》中的“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其实这两

旬还是未能概括他的杰出成就和巨大贡献，因为这

只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创作成果，他两次去朝

鲜，新中国诞生后，更有大量作品和重要成就，根本

没有涉及，画面更未表现。

后来我把这幅画，送给了丁雪松和郑小提同

志，在此之前曾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军美术

展览，又曾被印在郑律成作品的唱片封套上，在此

后又举行的郑律成纪念音乐会期间，电视屏幕上也

出现了这幅画。我与他的交往，虽然很有限又短暂，

但却成为我友好活动中的一个闪光点，他始终在我

的画中特别是心中歌唱着，他的作品及其英名，在

中华大地和四海内外，必将万古流芳!

在他辞世以后，丁雪松成为我国第一位女大

使，先后出使了荷兰和丹麦，又于1985年、1992年

两次重访朝鲜，1996年和女儿去了韩国，访问了郑

律成的家乡，看望了他的出生地和母校，为他的父

母双亲扫墓祭奠，并会见了他老家的亲属与后人。

在“郑氏宗亲会”的盛大宴会上，人们对她们母女热

情欢迎，他们家族都为出了一位杰出的国际艺术家

而自豪。朝鲜北方对于他也表示深切怀念，曾摄制

题为《音乐家郑律成》的影片。金日成几次说过，他

们“不会忘记郑律成夫妇”，这使郑律成虽然在中国

开花结果，却又根系情怀朝鲜并且魂归故土，成了

中朝两国共同敬仰怀念的革命艺术家。

(写作本文时，参考了丁雪松口述、杨德华整理的《我和

郑律成》一文，谨此致谢。——作者)

(责任编辑：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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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甲、江青与

20世纪60、70年代，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曾

轰动全国，家喻户晓。人们一提起《红灯记》，自然

就会想到江青，因为她亲自“抓”了这个戏；也会想

到阿甲，因为他是《红灯记》的主要编导、著名戏曲

导演、编剧和理论家。从表面上看，两个人是《红灯

记》的共事者，实际上却是冤家。围绕《红灯记》，演

绎出一段掠夺与自卫的曲折、传奇历史，其中交织

着专横与无奈、淫威与羞辱、阴谋与冤屈、猖狂与

顽强、残酷与悲壮，动人心魄。本文根据阿甲亲手

留下的翔实原始资料，结合调查所得，为读者叙述

这一令人震撼的事件，为共和国的文艺史留下忠

实、可靠的记录。

阿甲：

呕心沥血导《红j呵》

1964年9、10月间，江青找到当时任中宣部

和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交给他一个《红灯记》

沪剧本，建议改编成京剧。林看后觉得不错，便交

给了中国京剧院副院长、总导演阿甲。11月，江青

又把阿甲和中国京剧院著名演员李少春、袁世海、

杜近芳召到中南海，把沪剧本交给阿甲，要中国京

剧院改编成京剧，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

演出。她说这个剧本是她从十几个剧本中挑选出

来的，要按照京剧特点改编，改编不容易，是再创

造。她并对剧的结尾，介绍两种处理意见供选择，

还提出由李少春演李玉和，袁世海演鸠山，演员可

搞AB制等。至于这个剧本好在哪里，有关主题思

想、情节事件、戏剧结构、人物刻画等等，她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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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文艺冤案的内幕

口信 实

充斥牛鬼蛇神，借《伐子都》的鬼魂问题、《小放牛》

的舞蹈问题，攻击京剧传统节目是迷信色情的传

染病灶，挖苦传统戏：“那么肥的服装，那么高的靴

子，那么长的髯口，都是对演员的残酷束缚!”

阿甲领受任务回来后，随即向文化部汇报，与

艺术局长周巍峙商量改编问题。艺术局为此组织

观摩电影《革命自有后来人》，又在京剧院专门召

开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宣部的苏一平、文化部

的周巍峙、戏曲研究院的张庚、郭汉城等，还邀请

陶君起等人来院介绍哈尔滨京剧团《革命自有后

也没有谈起。江青很了解阿

甲，在延安时期，两人曾同台

主演京剧抗日现代戏《松花

江上》。50、60年代，阿甲在戏

曲界名声大起，并且花了两

年时间向苏联专家系统学习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

次江青见到他，还似真似假

地说：“你现在是京剧大师

了!”

江青为什么突然亲自出

马来抓京剧现代戏呢?是她

重视、钟情京剧现代戏吗?不

是。1962年，中国京剧院搞过 一
好些现代戏，但从未得到过 1964年，阿甲为高玉倩、钱浩梁排演《红灯记>。

她的支持。当时，京剧院想从话剧移植现代戏《迎 来人》的演出情况。此后，阿甲又带领演员去观看

春花》，却被她否定。那时，她对京剧传统剧目和传 正在北京演出的同一题材的歌剧《雪里红梅》与评

统技术有浓厚兴趣。传统戏《四郎探母》、《伐子都》 剧《红灯传》。中国京剧院在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张

都是禁演剧目，但江青认为只要不上“回令”一折 东川的主持下，集中主要的编剧、导演、演员、音乐

和“颖考叔鬼魂”，两个戏都可以演。她特别赞赏钱 和舞台美术设计者，组成创作集体，由阿甲全面负

浩梁演的《伐子都》。有一次，专门约阿甲一道，带 责，并担任导演。由于阿甲当时还负责《战洪峰》、

钱浩梁到谭富英家，向谭拜师。平时也要钱多学多 《红色娘子军》等剧目的排练，忙不过来，确定由京

演传统戏。1963年9月，毛泽东提出：戏剧要推陈 剧院文学组编剧翁偶虹执笔改编。

出新，不能推陈出陈。推陈出新，出什么?封建主 阿甲先是阅读剧本，除沪剧本外，还观看阅读

义?社会主义?旧形式要出新内容，上层建筑总要 了同一故事的电影、话剧本等。在这基础上，根据

适应经济基础。政治局委员乌兰夫根据毛的指示， 京剧的特点、规律对剧本的改编作了总体构思，写

提出1964年在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 出改编提纲，供给翁偶虹。翁是资深编剧，很快写

出大会。这样，江青觉得机会来了，摇身一变，成了 出初稿，但他认为，这个稿子“还有许多可以这样

搞京剧革命、抓现代戏的先锋。她指责戏曲舞台上 写，也可以那样写的地方”，是一个“尝试性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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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剧本’的剧本”。阿甲对这个稿子不大满意，觉得

“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情节的斗争气氛都写得不

够”，于是根据自己的导演构思，写出二稿，至少改

掉了原稿的百分之八十。阿甲作风谦虚，在艺术领

导工作中一贯发扬民主。在修改过程中，每写一段

台词(包括唱词)都给翁看。以后在反复排演过程

中，又改了一些台词。有时在排演场，两人就地研

究，及时解决。从第二稿开始直至改编、排演完成，

一直由阿甲执笔，翁偶虹参与讨论研究，导演由阿

甲担纲，骆洪年协助。

剧本改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根据京剧和

沪剧的不同特点，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京剧唱、做、

念、打，综合运用的特长。改编本将沪剧“粥棚”一

场并人“痛说家史”，“刑场”和“回家”并为“监狱”。

基本内容虽变动很少，但在情节结构、性格刻画、

台词语言、戏曲风格上，全是新的创作。阿甲将主

题定为：“革命难免流血牺牲，要百折不挠，要前仆

后继”。三代人“不是一般的骨肉之亲，而是革命、

阶级之亲，不仅是一家人的情义，而更是革命、阶

级的情义”。阿甲“要歌颂三代人”，这就与后来江

青坚持的“突出李玉和”，“为李玉和树碑立传”不

同了。阿甲并不着力追求曲折离奇的情节和舞台

阿甲(1963年)

效果，也不孤立追求艺术手法的优美动人，而是紧

紧围绕刻画人物这个中心，满腔热情，饱墨酣笔地

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阿甲是一名老共产党

员，他对剧中革命战士的精神和性格有着深刻理

解和共鸣，笔尖倾注着满腔热血和激隋。在剧中扮

演李奶奶的高玉倩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读剧本

时，我深深感受到阿老在歌颂党，歌颂革命，歌颂

革命者之时，他那颗激动灼热的心。他那颗心在激

励着我进行艺术创造”。为了歌颂“三代人”的坚强

意志和高尚情感，阿甲写出了一首又一首思想鲜

明、感情浓烈、朴实生动的唱词。这些唱词不仅在

观众中脍炙人口，而且得到同事、同行的一致赞

扬，称它们是“革命激情与民歌、民诗的结合”，“有

分量，有意境，富于诗意而又深入浅出”，是“自由

格律诗”。

京剧的传统形式和现代生活内容，二者能否

结合得比较自然、和谐，是京剧现代戏成败的关

键，也是对京剧现代戏创作提出的严峻挑战。阿甲

既勇于开拓、实践，又善于发挥他通晓京剧艺术、

熟谙它的真谛和规律的优势。既认真继承传统，又

大胆突破，对京剧程式“加以选择、改造、创建、更

新”。既保留了唱腔的基本旋律、板路、行当、唱法，

又根据人物的内心活动加以灵活变化。“李玉和不

一定拘泥于某一种生角的行当，李奶奶、李铁梅和

鸠山，也从行当模型中解放出来”。从李玉和告别

母亲上路时的“谢谢妈!”到李奶奶痛说家史时饱

含深情的八十句念白；从李铁梅满怀悲愤高举红

灯，用旦角的碎步和搓步在台上跑圆场，到一桌二

椅放在舞台中央，李玉和坐定而鸠山围着他团团

乱转；从李奶奶唱“打渔的人不怕狂风巨浪”，在老

旦唱腔的基础上融人花脸的唱腔，到李铁梅最后

一场“回家”，在旦角唱腔的基础上融入小生的唱

腔，无不处处体现上述特点，闪耀着三代人革命精

神的思想光华和新的京剧形式的审美光辉。这样，

《红灯记》便成为一部真实感人的革命现代戏，又

是一出优美动人的崭新京戏。此外，阿甲还将“斯

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情感体验的方法”和“戏曲强

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根据表现剧中人物革命

精神的需要，着力启发和培养演员的感情，并使之

与戏曲表演的特殊体验方法相适应、相统一，“造

成一种悲壮美和崇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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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甲因为时间紧，采取了边改编、边排戏的做

法。功夫主要花在帮助演员创造角色上。较快排出

了前五场戏，其中“痛说革命家史”和“赴宴斗鸠

山”花的功夫最多，费的时间最长。戏排好后，根据

林默涵的建议，在文艺界内部进行彩排，还专门召

开专家座谈会讨论。会议由林默涵主持，出席者有

徐平羽、苏一平、张庚、晏甬、任桂林、李紫贵、刘木

铎、张东川、阿甲、叶锋、黎舟以及袁世海、李少春、

高玉倩。会上反应热烈，一致称赞。李紫贵说：“艺

术处理、动作选择洗练、严谨，新颖感很强，也确实

是京剧。唱、念结构合适，一点不感到别扭。”张庚

说：“连细小的漏洞都看不到，艺术很完整。”晏甬

说：“是一个艺术精品，很精致。”林默涵说：“《红灯

记》是个好戏，很好，很满意，很高兴!”“自然、真

实，很能抓住人。”

座谈讨论中一致认为前半部戏站住了，放心

了。但好些看过沪剧的人提出，要注意后半部戏，

徐平羽特别讲到，沪剧最成问题的就是后半部戏，

“刑场”掉下去了，我们一定要把后半部搞好。后半

部如树不起来，将前功尽弃。这个问题也恰是阿甲

正在考虑的。于是，阿甲苦心设计，将沪剧的“刑

场”和“回家”两场戏合并为“监狱”一场戏，集中表

现在敌人严刑拷打和谎言欺骗之下，一家三代为

了保护密电码，母子之间、父女之间、祖孙之间，相

互鼓励，共同对敌。为这场戏，阿甲和翁偶虹反复

研究，改了八次之多，在导演、表演、音乐上也费了

不少功夫。5月份，全剧彩排，受到热烈欢迎。戏剧

界一些人士认为，在即将举行的京剧现代戏观摩

演出中，夺魁的戏非此莫属!

《红灯记》的成功，是剧组全体艺术家通力合

作的结果，但阿甲起了关键作用。其原因，在于他

长期从事戏曲艺术实践，不仅写剧本，擅长导演，

而且自己的表演也相当精彩。早在延安时期，他的

表演就很受欢迎。作家丁玲说：“只要是阿甲、陶德

康演，她非看不可。”他在《四进士》中饰演的宋士

杰，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解放初期，他在北

京演出自编自导的新编历史剧《进长安》，反串昆

剧丑角，受到梅兰芳、尚小云、苟慧生等人称赞。不

久还与梅兰芳、萧长华、郝寿臣、谭富英、叶盛兰等

名家同台演出《龙凤呈祥》，饰鲁肃，表演得心应

手，获得好评。另一方面，他总结中国戏曲艺术的

实践经验，进行理论研究。上世纪50年代末期，发

表著名论文《生活的真实和戏曲表演艺术的真

实》，在戏曲、话剧乃至美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

编演现代戏方面，他也有多年实践。延安时期，除

演过抗日现代戏《松花江上》外，还自编自导自演

《钱守常》等剧。20世纪50年代，又导演或指导排

演《安源罢工》、《白云鄂博》、《柯山红日》等多个现

代戏。1958年，他和郑亦秋合作导演现代京剧《白

毛女》，取得突破性的成功。可以说，他对《红灯记》

的贡献，是其戏曲理论和艺术经验的高度结晶。

江青的挑剔和刁难

江青自1963年11月将沪剧本《红灯记》塞给

阿甲后，便撒手未管，直到1964年5月从上海回

来，才来看为她安排的专场演出。江青要阿甲坐在

她身旁，边看戏，也提些枝枝节节的意见，如：李玉

和的眼角要往上翘一些，胡子根不好，眉中间要有

一条通天柱，喝酒的碗太大，碗大了就成酒鬼了。

李奶奶的补钉，不能补在肚子上，要补在肩膀上。

李铁梅扎辫子的红头绳要红，辫把子要长，红头绳

要到前门大栅栏去买等等。有时看得入神，如“痛

说家史”、“监狱”母子见面等，又哭又流鼻涕的，好

像很动感情，一直夸好。阿甲问她意见，她说基础

很好。演完后，又高兴地上台和大家握手，以示祝

贺。看到这种情况，阿甲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以

为通过了，可以公演了。

不料，才过一、二天，江青突然把徐平羽、张东

川、阿甲找到中南海。把脸一板，说是“戏改坏了”。

阿甲问她什么地方改坏了，她支支吾吾，讲不清

楚。又问怎样改?她只说：要恢复沪剧“粥棚”一场，

“表现李玉和的机警和智慧”；再有“监狱”一场，要

恢复沪剧的“刑场”，“要加强李玉和的唱，减少铁

梅的唱”。隔日又把阿甲等人叫到文化部，由副部

长徐平羽正式传达，以示郑重。

“粥棚”不是重头戏，改过来，改过去，并不牵

动全局，也不困难。关键是“监狱”一场，编导为之

苦心设计、反复修改、付出很多心血，是后半部的

“戏柱”，很受观众欢迎，也是全剧合乎逻辑发展的

有力结尾。阿甲为表现一家三代人保护党的密电

码、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在第四场设计“痛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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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作为李奶奶的重点戏，在第五场设计“赴宴

斗鸠山”，作为李玉和的重点戏，第七场设计“监狱

斗争”，作为李铁梅的重点戏。以这三场戏为支柱，

全剧就有力地撑起来了。改掉“监狱”一场，全剧的

主题和骨架都要受到损害。为此，阿甲向江青申述

理由，希望保留。江青根本听不进去，又讲不出道

理，只是强调一句，对沪剧本要尊重，不要随便改。

阿甲又请她指示修改方案，她只扔下一句话：具体

方案，你自己解决。更令人惊讶的是：1964年11

月江青在京接见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员时，竟直截

了当自打嘴巴地说：“1963年2月在上海，我看了

你们‘刑场’那一场戏，使我心里感到闷，⋯⋯这一

场要改，一定要改好它。”现在别人把它改好了，她

为什么加以反对，又要改回来呢?用阿甲后来的话

说：“我们把一面铜镜打磨光了，江青非要用锉把

它打毛，然后再叫你重新把它打光，这样制镜人就

是她了。”这是一针见血之言。

本来，顺着江青的旨意，可以攀龙附凤，凭风

直上，但阿甲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一位对艺术

创作严肃、认真和执着的艺术家。出于对艺术的责

任和对自己劳动的珍惜，他不甘心就此罢休，立即

邀集张东川和中国京剧院一团团长夏虎臣以及翁

偶虹，在北海公园讨论，提出一个方案：情节略动，

唱段有重有轻，李玉和重，李铁梅轻。这样就既保

留了“监狱”的精华，又不离开沪剧“刑场”的基本

情节。你说没有改，改了；你说改了，实际没有改。

阿甲连夜写出修改方案，请徐平羽转交江青。同时

向徐表示不愿意改“监狱”的想法，希望得到支持。

徐又求助周扬，周开始时表示理解和同情，约徐平

羽、张东川、阿甲到家里讨论。阿甲以为江青已同

意修改方案，非常高兴，不料周扬改了口气，只说：

“我不是说主席夫人的话你们一定要听，不能提意

见。但她不仅是领导，也是艺术家，也是参加创作

的，你们还是要听她的话。她身体又有病，她看问

题是尖锐的，要照她的意见改。搞创作要舍得割

爱。”显然，周扬处于两难境地。无望的阿甲回家后

长夜无眠，只得痛苦地违心照办，决定把“监狱”改

为“刑场”，为饰演李玉和的浩亮设计新腔，但仍保

留铁梅的大段唱词和落幕时的独自。拟好提纲，打

印后，由徐平羽转交江青，一直未见回音，阿甲以

为江已默许，便依此提纲写戏，排好后，请江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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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是不高兴，还嫌改动不大，还要改，特别是“监

狱”一场，要全部改，说李玉和要有成套的唱腔，李

铁梅的唱要减少。还不着边际地提出，这个戏表现

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的经验，好叫国际兄弟党学

习，有典型意义等等。

阿甲只能忍痛依此再作大改，但问题来了。他

原先构思的戏剧逻辑是：一家三代人前仆后继，鸠

山先是在李玉和面前失败，继又在李奶奶面前失

败，最后只有在李铁梅身上打主意，因此铁梅的戏

必然要有份量。于是才设计了“监狱”这场戏，现在

要彻底改掉这一场，一味加重李玉和，减轻李铁梅

的戏，就严重削弱一家三代人革命的贯穿性，再加

上其它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戏就“青黄不接”、

“新旧断层”了。

在排演时，周恩来、康生都不满意，周明确指

出“这个戏不动人”，康对“监狱”改为“刑场”也有

意见，说这一改“没有戏了”。江青只好掩饰说：“演

员是起劲的，戏是动人的。”她并嫁错于人，叫阿甲

在康生面前承认“这是我们搞的”。此时，京剧现代

戏观摩演出会期已临，《红灯记》作了一些修改后，

即于7月上旬参加演出。大家感到大不如前，观众

不满，剧院抱怨，创作人员敢怒不敢言。江青一看

情况不妙，当即指示，一不宣传，二不出剧本。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结束后，江青又出新招。

参加这次观摩演出的，除中国京剧院根据沪剧本

改编的《红灯记》，还有哈尔滨京剧团根据电影《革

命自有后来人》改编的同名京剧，演出很感人，饰

演李铁梅的著名演员云燕铭的表演备受称赞。7

月中旬，她召集两个戏的演创人员及行政领导，在

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座谈会，大讲我们有责任编

出一个统一的好本子，要成立一个小组，集体创

作。她特别讲到，电影《革命自有后来人》的作者是

个大右派，摘帽后又很坏，以后不要再提这个电影

了。她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就是要把哈尔滨的《革

命自有后来人》吞掉，独树自己抓的《红灯记》，“一

花独放”。1962年，她就曾对阿甲讲，京剧革命现

代戏也要像传统戏，一个本子，一个演法，一个唱

法，才能流传。阿甲认为做不到，他说，各剧种虽有

同样剧目，但本子不同，演法不同，同一剧种也还

有流派。江青却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做到，她

可以做到。会后，由阿甲、翁偶虹和哈尔滨京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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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导一起组成一个小

组，并确定以中国京剧院

的改编本为标准进行修

改，着重研究后半部戏，仍

以“刑场”为重点，主要由

阿甲构思执笔。8月份，江

青又提出，要两个戏的编

导人员和主要演员去上海

观摩沪剧《红灯记》。后来，

哈尔滨京剧团悄悄回去，

他们的《革命自有后来人》

也不演了。从此之后，话剧

《三代人》、歌剧《红梅》、电

影《革命自有后来人》统统

销声匿迹。

在不断修改中，阿甲 阿甲与曹禺、张庚、刘厚生谈笑风生。

总是竭尽全力，既要听江青的，又要按照自己的理 后，阿甲根据座谈精神，拟了修改提纲。林默涵看

解千方百计地把戏搞好。为了表现李玉和、李奶奶 后感到满意，令京剧院打印送中宣部。之后便依这

临危不惧的威武气概，先前按江青意见去掉的“三 个提纲修改剧本。在修改中，阿甲重新构思，组织

人行”，挽臂联唱这段戏，这次又恢复，改为李玉和 情节，写好台词。一方面加强李玉和的戏，为他设

与李奶奶的二人合唱。同时，在结尾又采用了哈尔 计了几段较长唱词，深刻、细腻地展示共产党人牺

滨京剧团《革命自有后来人》中李铁梅和叛徒王连 牲前的崇高、丰富的内心世界。同时苦心设计铁梅

举争夺密电码的情节。江青看了大为不满，声称 回家的一节，写她在刑场陪绑之后，再举红灯，继

“被蛇咬了一口”，大发雷霆给中国京剧院打电话， 续斗争。这场戏虽短，但很洗练，对铁梅性格的挖

气势汹汹地责问：“你们还有没有党?”同时把事情 掘，有突出和丰富的表现，“三代人”的革命精神也

告到总理周恩来那里。一天晚上，江青忽然跑到周 有了连贯。阿甲认为这是“刑场”这一场戏成功的

那里大发脾气，说京剧院不尊重她，不听她的意 关键。同时阿甲又增写了著名唱段“做人要做这样

见，纠缠到快天亮。周无奈，只好对她说：“你先回 的人”(铁梅)、“打渔的人不怕狂风巨浪”(李奶

去休息，我叫林默涵抓，这个戏如果他抓不好，我 奶)。

亲自抓。”其后，周一方面安排江到北戴河疗养，一 江青看了“刑场”和“回家”，没有再讲话，算是

方面撤掉徐平羽，改由林默涵代替，指示林要京剧 通过了。10月中旬，《红灯记》在北京再度公演。11

院将江青对《红灯记》的历次意见以及京剧院的意 月6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

见，整理打印，送交中宣部。 观看了演出。自1965年2月始，又到深圳、广州、

江青不管《红灯记》了，阿甲顿时感到解放。不 上海巡回演出，得到观众的高度赞扬，《红旗》破例

过，可怜而又天真的阿甲高兴得太早了，不过几 发表该剧剧本。考虑到翁偶虹完成初稿后一直由

天，江青便从北戴河打电话给林默涵，表示对这个 阿甲在修改，院方提出，应将阿甲列为改编者。阿

戏她死不放手。8月间，江青又指示林默涵，要到 甲接受了这个意见，但自动列名翁后，直至公开发

上海学习，观摩沪剧《红灯记》的演出。由林默涵、 表时也是如此。阿甲历来淡泊名利。他帮助属下修

袁水拍率领中国京剧院《红灯记》和哈尔滨《革命 改剧本，指导或改排、重排剧目，自己都不挂名。

自有后来人》两剧的编导人员和部分演员前往。在 (未完待续)

上海看了两次演出，又在锦江饭店开座谈会。回京 (责任编辑：瑶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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